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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骄杨之恋》是由王建平编剧、查明哲总导演、程大兆

等作曲、李梅主演，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创演的一部新编碗

碗腔现代剧。碗碗腔以音乐悠扬轻盈、音律细腻、声韵严

谨见长，加之又是表现杨开慧追求与牺牲的事迹，让笔者

沉浸在悲怆崇高、壮怀激越的气氛之中，其成功经验和艺

术之长值得品评与总结。

客观说来，留存下来的杨开慧史料并不多，给戏剧创

作带来了一定难度。但该剧选择了一个非常巧妙又便于

拓展的角度，即以主人公的情感经历为主线来展开叙事，

并通过写实与想象结合的方式，对这一革命主题进行开

掘与张扬，对英雄形象加以刻画赞美。该剧时间跨度从

1920至1930年，也即杨开慧从青春芳华的19岁至壮烈

牺牲的29岁。在此过程中，毛泽东则是剧中始终未出场

却又无处不在的重要人物和情感载体，这种处理显示了

构剧的巧思和匠心，不仅避免了如何塑造的难题，还使剧

作得以用更多空间和笔墨来突出和彰显杨开慧这个第一

主人公。

戏曲一开头便以漫天红霞中的两声枪响和呼喊“妈

妈”的撕心裂肺般的童声震撼人心地开场，使该剧笼罩在

悲壮肃穆的氛围之中。继而，剧作沿着一条由情感为轴心

的情节主线来讲述和描绘杨开慧的爱情和革命生活。开

场时杨开慧正处于青春勃发的19岁，“磊落人生求自

立，贵我自强也丈夫！”主张“贵我”是其与女同学们自我

觉醒的标志与性格基调。而杨开慧的可贵之处更在于她

切实有效的行动，面对工厂女工的悲惨命运和处境，杨开

慧既表现出了极大的同情与愤慨，又力主发起募捐活动，

竭力支持罢工，彰显了她满怀正义、一腔热血的青年风

采。同时，戏曲又以颇为动人的情节揭示了她敏感的少女

之心。当听说毛泽东将从外地回到学校演讲，她却不是

第一时间得到消息的人，不免感到有些怅然与失落，于

是她借助诗与歌抒发出了内心产生的“一缕忧伤”。对

此，剧中是以层层递进的方式来证实和揭示杨开慧对

内心情感的坚贞与持守的。其间，既有她面对留学归来

的倾慕者王春和的明确表白，坚定地作出“我早已有了

心上人”这种铿锵有力的回答；也有“劝婚”一场戏中，

不为虚荣与金钱所动的坚贞。戏曲在此以浓墨重彩、情

真意切的渲染，展现出杨开慧不可移易的情感取向，清

晰而深刻地表明了她是与毛泽东真正心心相印、志同

道合的爱人。

如果说这一切还只是前奏和铺垫，那么杨开慧在狱

中表现的决绝更给人以义薄云天之感。剧作以更夫之口

讲述湖南军阀何健颁布了“十大杀令”，极为简约地将戏

曲转入杨开慧身陷囹圄的叙事。剧中何健指责下属“快一

月了还没制服一个女人”，通过侧写的手法反映出杨开慧

在狱中遭受了怎样的酷刑，以及她的视死如归和坚强不

屈。敌人阴险狠毒地试图让杨开慧发表同毛泽东脱离夫

妻关系的声明，以达到打击毛泽东和损害共产党声誉之

“涣你军心灭你志，胜过拔寨克城池”的罪恶目的。然而得

到的却是正义在胸、情深似海的杨开慧“落在你们手里就

没有打算活着回去”“办不到”之斩钉截铁的回答。黔驴技

穷的敌人更加气急败坏、惨无人道地将年幼的小岸英抓

去，并对其施刑以逼迫杨开慧就范，使之在岸英“妈妈救

我”的急切呼唤中，陷入“娇儿临刑一声喊，刚强意志顿时

坍。经得起炼狱舍不下儿呀，为孩子我只得低眉把腰弯”

的困境，但在经过一番思索权衡之后，她毅然决定“我只

有舍己命以死抗争救儿还”，于是奋身向牢墙撞去。这一

惊人之举对剧中杨开慧处于绝境之下经受的内心挣扎与

残酷煎熬的心理历程和态度转折，揭示得非常真实和感

人，这是该剧不同于其他剧作之处。而临刑时《别了，别

了》则是人物最深情的唱段，可谓感人至深、催人泪下，这

一切都生动地反映和诠释了一个母亲的脆弱与坚强、平

凡与伟大，成为该剧最为动人、闪耀着人性光芒的地方，

使杨开慧这个艺术形象感天动地、令人信服地立于戏剧

舞台之上。剧作名“骄杨之恋”所传递的不仅仅是个人的

情感，也是主人公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大爱，是人物精

神境界的升华与展示，是其在生死抉择中体现出的共产

党人的坚定信仰和崇高品格，这是该剧更为重要的思想

基础和价值指向。

该剧具有强烈的写实性和抒情性特征。两位更夫出

场呐喊的“天太黑了”“黑白颠倒”等，虽为过场戏，却起到

了交代和渲染时代气氛，喻示杨开慧所处年代的黑暗与

残酷的作用，凸显了其决不妥协的抗争意义和价值。剧中

多首诗词与民歌的楔入与运用，不仅增强了剧作的诗意

品格和文化气韵，也成为抒发人物情感的重要载体，尤其

如“傻俊角呦，我的妹，和块黄泥捏咱两个。捏一个你，捏

一个我，打碎了再用泥土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生生死

死不分割……”这首表达爱情专一、始终不渝的经过改编

的民歌，在剧中被一再吟唱，有着百转千回、感人至深的

力量，是连接与通往杨开慧的情感世界的重要媒介。“骄

杨之灵”一角的设置既是主人公心灵外化的巧妙体现，也

是舞台表现手段的有效丰富，给人以超越人物、超越题材

的想象与感知。当幕终时，承接开场的场景，杨开慧倒向

大地的造型随着舞台的旋转和“百年芳华有余香”的伴唱

与咏叹，一个神圣不朽的“骄杨”形象高高挺立在中华大

地之上。

可以说，《骄杨之恋》是一部思想艺术价值很高的剧

作。曾为当代秦腔四大名旦之首的二度梅获得者、陕西省

戏曲研究院院长李梅，在剧中可圈可点地饰演了杨开慧

一角。这位唱念做打样样精通、表演风格刚柔相济，秦腔、

眉户戏、碗碗腔皆擅长的表演艺术家，不仅有极强的爆发

力和很好的控制力，她委婉优雅、深情含蓄、悦耳动听的

激情演唱，又能在听觉上产生穿透人心的巨大艺术感染

力。当然，这部戏的成功也有赖于作曲家为该剧所创作的

鲜明优美的音乐主题及其将这一主题贯穿全剧并与不同

场景的旋律进行有机串联，让音乐的和声运用得更加丰

富与富有色彩的努力。李梅在表演中将戏曲的表演程式

恰当地融入对现代生活的表现，以纯熟高超的演技高质

量地完成了主人公的性格刻画和形象塑造，从而让观众

进入观剧的全过程，始终沉浸在难以言表的美感享受与

历史沉思的视听盛宴之中。

百年芳华有余香
□汪守德

毫无疑问，《骄杨之恋》是红色题材戏剧中的

一部力作，其突出特点在于巧妙地借鉴、吸收了传

统故事和戏曲类型中的一些叙事规范，将创作视

角下沉，对英雄人物进行了非神圣化处理，以一种

小切口的微创方式转换了叙事视角，向传统的戏

曲套路回归，向古老的戏剧文学原型回归，使这部

充满现代品格的红色题材戏剧在弘扬烈士精神、

传播时代主题等弘扬主旋律的功能之外，展现出

新的戏剧作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叙事结

构和表意内涵，改变了受政治规划的原发模式流

变而来的红色戏剧状貌，具有了更强的艺术表现

力和更为广泛的现代性价值。

我们惊喜地看到，最初在第一场出现的角色

居然是更夫甲和更夫乙，这两个丑角嘴里念着“黑

白颠倒，人睡我起，日落而作，日出而息”姗姗上

场，先向观众交代出这是那个“从大清到民国”的

时代，接着又道出了“福湘女中的那些女伢子，近

日到处募捐游行……”的事件。这是副末开场吗？

不仅如此，这两个丑角还在第三场和第四场之间

的楔子里和第六场中持续出现，念叨着“天干物

燥，小心火烛，寒潮来临，关好窗户”的不变“老词”，讨论着何健的“十大杀

令”，谴责他“从民国16年杀到了18年”，笑话他“共产党没被杀光”，“悬

赏毛泽东人头的光洋，从五千涨到了五万”。第六场里，两位更夫上场就感

慨“老天爷眼瞎了”，感慨“要死要活，也就是写几个字的事，可毛泽东的堂

客硬是用命换尊严，这人没了，要尊严又有何用？真是奇女子啊……”他们

那乖张的戏服、夸张的动作、机巧的语言以及无所顾忌的插科打诨，为这

部庄严、沉重的主旋律悲剧的底色增添了一抹调侃、诙谐、灵动的喜剧颜

料，活跃了剧场气氛，满足了观众多样性的审美需求，有学者曾说过，中国

的悲剧和喜剧没有类似西方悲剧和喜剧那样明显的界限，讲究和追求的

是“悲中有喜，喜中有悲”，我深以为然。

不仅如此，剧中的时间和地点在两位更夫口中和身上的自由转换遵

循的也是地道的中国戏曲传统的时空转换套数，是时间中的叙事转场，也

是环境和空间的直接切换。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存在建构了另一种立场，

或者说另一种视角，一种政治视角之外的“他者视角”。在这个视角中，他

们的评判、议论和感慨都是来自民间的，他们所看到和记住的都是底层小

人物眼中的，是那年冬夜，给了他们两个热地瓜的杨开慧，是“宁可掉脑袋

也不离婚的奇女子”杨开慧，如此一来，“一片丹心向阳开”的革命女英雄

与心地善良、忠贞不贰的巾帼英雄合二为一，官方立场与民间立场融为一

体，不同诉求的观众群体也在这种叠合中受到共同的感染。

更大的惊喜似乎还在后面。更夫开场之后，众所周知的杨开慧故事登

场。与其他作品一样的是，我们看到了她作为革命者对于毛泽东的选择；

而不一样的是，我们同时也看到了一个19岁的花季少女在三位追求者中

的选择。其判断标准不是革命与非革命，而是在门第、财富和共同的爱好、

向往之间。主创用了整整三场的篇幅来渲染这种选择，说明是刻意所为。

这是古典戏曲中“才子佳人”类型里“一女二男”的延展模式？答案应该是

肯定的。与杨开慧家境相当、文化背景相当的追求者王春和，本着“高堂之

命、媒妁之言”，是杨家众长辈强塞给杨开慧的；那个长沙城里数一数二的

大户刘家在军中当营长的儿子，以及在这些方面都比不过他们的毛泽东，

到底应该选谁？于是，在这三个人的对比中，杨开慧对毛泽东的倾慕、恪守

和追求就不仅是具有崇高色彩的革命理想，其间还掺杂了一个少女对志

同道合之英雄的崇拜与爱慕。于是，这时的杨开慧就不仅是女英雄，而且

还是一个秀外慧中、天性自然、超凡脱俗、情窦初开的“真纯真爱真女孩”

了。在这种选择中被改变了形象的不仅是杨开慧，毛泽东的形貌也在这种

选择和对比中，由单一的“政治偶像”而兼具了外貌清秀、才调豪迈，具有

“孺子才情、诗人气质、怜香惜玉、风骨柔情”等品貌特征的“大英雄”。应该

说，作为一种原型，“才子佳人”模式中包含着某些亘古不变的集体记忆，但

主创对这种原型的置换、变形与吸纳，却将人性的新内容和时代的新情境

赋予了这部作品，赋予了这些人物，从而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红色戏剧的样

貌，使之在众多同质化、刻板化的此类作品中表现出别样的风采。

除了丑角行当的加盟运用以及对“才子佳人”文学原型的吸收和转换

之外，在后半场杨开慧与毛岸英母子分离的戏中，我们也看到了传统“苦

情戏”的影响。苦情戏属于通俗剧的一种，体现的是一种中国伦理传统中

的“人生悲苦”情结，多框范在家庭题材中，而“母子分离”则是其中比较常

见的一种类型。其真切感人的“苦心”“苦情”“苦境”，被主创集中体现于

“看着他皮开肉绽，听着他哭爹喊娘”的情感冲撞中，也体现于杨开慧最终

不胜悲苦，愤身撞向牢墙的自杀行动中。

传统与原型作为戏剧文学中可以流通、承继的单位，其中所包含的某

些人类的集体记忆被不同时代的人们理解和认同。因此，沿用并予以改造

这些原型和传统的艺术作品，无论是在中国的哪一个时期，也无论是在戏

剧、小说、电影等哪一个艺术类型中，都会成为那个时代畅销的、被广大受

众所欢迎的从而得以顺利传播和普及的作品。无数艺术精品的面世证明

了这一点，当然，这也是碗碗腔《骄杨之恋》的意义所在。

看了陕西省戏曲研究院眉户碗碗腔团创排的《骄

杨之恋》，颇受启发、激动不已。该剧从杨开慧烈士牺牲

的一刻展开，用倒叙的手法展示了1920年至1930年

杨开慧人生最后10年的心路历程，从认识自我、寻求

自我、实现自我，到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蜕变和升华，

以独特视角展示了“骄杨”风骨。作品不为爱情而写爱

情，而是让“爱情”与“信仰”同行，以“爱情”促“信仰”，

因“信仰”增“爱情”，热情讴歌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追

求理想与坚定信念的伟大品格，以及他们在生死面前

所展现的不屈的信仰力量和闪亮的人性光辉，从而让

开慧精神以鲜活的姿态走出历史、走进当下，完成与当

代人精神、情感世界的对话。

作为毛泽东同志亲密战友和亲爱夫人的杨开慧是

中华儿女的优秀代表，更是中国人民的骄傲，她那短暂

而又璀璨的一生可从不同角度去书写，其形象在文学

创作、舞台、银幕和荧屏上未曾中断，如《杨开慧烈士传

略》《杨开慧之歌》《中华英烈画库 杨开慧》《板仓绝唱》

《杨开慧》等各种书刊、剧本，中国人民解放军原总政治

部歌舞团的舞剧《骄杨颂》、中央戏剧学院教师演出团

演出的话剧《杨开慧》、上海越剧院演出的越剧《忠魂

曲》、中国京剧院（现国家京剧院）的京剧《蝶恋花》、河

北艺术职业学院创排的河北梆子实验戏剧《牺牲》、安

庆再芬黄梅艺术剧院打造的黄梅戏《不朽的骄杨》以及

电影《杨开慧》和连续剧《寻觅骄杨》等艺术成果更是深

入人心。此次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于建党百年之际推出

《骄杨之恋》，充分显示了院团的责任与担当。

《骄杨之恋》注定是一部不同于一般表现英雄楷模的主旋律戏剧作品，因

它讲述的是伟人的爱情故事。如果说革命者的爱情不好写，那么伟人爱情的书

写难度就要加一个“更”字，因为他们的爱情和普通观众之间的距离较远，处理

不好反而会带给人以不真实的审美感受。反观该剧，虽然表现杨开慧与毛泽东

之间的感情，但毛泽东的形象却始终没有出现在舞台上，只是通过他的诗词来

体现他对杨开慧的情感。这样的设计无疑很“冒险”，但恰恰是主创们的这种决

心和努力让我们看到了这部剧“戏魂”的与众不同。它的叙事打破了我们习以

为常的以领袖人物的角色历史、社会身份“排排坐”的窠臼，坚定地以杨开慧作

为全剧主要角色，以女性视角切入，力求真实、细腻地刻画杨开慧从懵懂少女、

温柔妻子到慈爱母亲、革命英雄的生命发展轨迹。同时，在人物的笔墨分配上

也为杨开慧的塑造留足了空间。可以说，该剧主创们是站在了新时代的思想和

审美高度回望历史的，作品没有仅仅表现人物的外在，而是深刻挖掘杨开慧的

人文内涵和丰富的内心情感世界，加强心灵美感的主导作用，在“形而上”方面

达成了一种强烈的精神诉求，做到了“于平凡中见伟大，于朴素中显崇高”，从

而让这部剧既柔美感人又具有情感热度和人性味道。

该剧最动人的地方是对杨开慧内心世界的揭示。在剧情引导下，我们逐渐

走进了杨开慧丰富而博大的心灵世界，去体验她的爱和痛、幸福和苦难。第一

场表现就读女校期间的杨开慧与毛泽东的接触和对他的倾慕。那时的她爱得

热烈、纯粹。第二场，因开慧性格的内向和敏感，令她苦恼于少女初恋时的内心

波澜。特别要指出的是，这场安排了王春和这一角色。他的存在让毛泽东和杨

开慧的爱情之旅产生了波折；他的表白失败和自作多情也间接印证了杨开慧

对毛泽东爱情的笃定。剧作通过这一人物从侧面烘托了青年毛泽东的魅力和

风采，并潜在地和杨开慧形成了对照，让其显得更为崇高、坚贞、纯洁。第三场，

满心期待的杨开慧执意要嫁毛泽东，面对母亲、舅叔公和众长辈的劝阻，她选

择“不完全则宁无”。正当僵持不下之时，一封远来的书信解开二人的心结，开

启二人的心扉，达于爱的交融。最终，杨开慧毅然决然地奔赴远方爱人的怀抱。

觉醒了的她坚决抛弃安逸舒适的庸常生活，下定决心投身共产主义革命事业，

为争取真正的爱情与国家的强大和自由勇往直前。这既是杨开慧真实人生的

写照,，也是当时那个风云激荡年代通过革命走向觉醒的中国女性的真性情的

展现。综上，前三场的情爱描写可以说是经过主创们精心筛选的，带有杨开慧

独特个性的。

剧中后三场主要表现杨开慧在狱中的生活。8岁的岸英与她一同被军阀

何健逮捕入狱，在敌人严刑拷打和叛徒任子夫的软硬兼施下，她誓死不从，断

然拒绝反动派提出的要她与毛泽东脱离关系的声明，从容地选择了死亡。行刑

之地冷风袭人，在父老乡亲的依依不舍中，她坦然面对行刑的枪口。中枪后，又

挣扎起身的开慧再次唱起了贯穿全场的民谣《傻俊角》，枪声再次响起，最终她

不支倒地。这一细节悲壮而感人，并且深刻多义，耐人寻味。从中我们看到，先

烈们是何等坚贞不屈、铁骨铮铮与大义凛然，他们对人生有多么深切的向往，

胸怀何等广阔,对革命必胜的信念又是何等坚定。

此外，这部剧作的成功与杨开慧的扮演者、二度梅获得者李梅的精彩表演

是分不开的。她饰演的杨开慧具有浓郁的革命浪漫主义气息，在人物塑造上通

过调动生活积累、情感积淀，发挥自己的优势和可塑性很强的演技，以真挚、深

情的表演把每一个情感支点都演出了光彩,在非常可贵的“有机天性”中完成了

人物的塑造，准确地表现出一代英烈的精神风貌，在自己的表演生涯中跨出了

新的一步，也为碗碗腔的艺术画廊增添了一位可歌可泣的现代巾帼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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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庆祝建党百年的诸多舞台艺术创作中，由陕西省

戏曲研究院创作的《骄杨之恋》无疑是一部有着独特美

学追求的优秀之作。它以独特的切入视角、意象化的表

现手法、诗化的艺术风格，展现了一代英烈杨开慧从一

位情窦初开的少女成长为一名革命者的心路历程，塑造

了独具个性魅力的杨开慧形象，成为众多革命历史题材

中意味独特的“这一个”。

以柔情写豪情的开掘智慧。该剧以“恋”为切入点，

注定了其从内向外的视角和含蓄内敛的风格。剧中，杨

开慧所“恋”的毛泽东本人并没有出现，而作为主人公精

神之恋、信仰之恋的共产主义，更是一种抽象的理念，二

者在主人公的情感世界中均是一种精神性的存在，这也

注定全剧的矛盾冲突会主要聚焦于主人公内在的情感

选择。故而，该戏以最经济、最有效的笔墨铺垫情势尽快

地将主人公推入了这一情境、困境之中。如第二场渲染

同学们得知毛泽东要回长沙的激动心情，就是为描写杨

开慧的一腔儿女情思做铺垫，她忧伤失落的小女子心态

表现了恋爱中女子的样子。第三场“提亲”同样采取了淡

化冲突、铺垫情绪之法。媒婆和众位长辈七嘴八舌地劝

说、数落甚至逼迫她嫁给刘老板当营长的儿子，但作为

矛盾一方的杨开慧在场却并未出场，而是紧闭房门。显

然，渲染众人的激愤和杨开慧的沉默并不是要制造冲

突，而是要通过强烈对比，为杨开慧接下来的行为选择

蓄积力量。果然，当开英拿来毛泽东的书信从门缝递给

杨开慧后，屋内灯亮，透过剪影，观众看到杨开慧读信的

激动和幸福，然后她走出房门，大大方方地对母亲说：

“原谅女儿吧，我要到润之那里去，我要去做他的新娘！”

语气柔和而态度坚定！

靠内在张力彰显艺术魅力的创作追求在全剧中是

自觉且统一的，即使是狱中反动派以杀害毛岸英要挟杨

开慧写离婚声明这样具有强烈冲突的情节，也是短短几

句交锋，便以幼小的毛岸英那令人痛彻心扉的幕后喊叫

声将主人公推入情感的漩涡。在母爱、情爱、正义之爱的

角力中，浓墨重彩地描写杨开慧内心的纠结和最后舍命

救儿的决绝。临刑前杨开慧在狱中教毛岸英识字的情节

温馨、温暖，表现出一位革命母亲的侠骨柔肠。第五场和

任子夫的“主义之争”，在二度处理时并没有做情绪和态

度上的刻意渲染，而是让杨开慧在和对方的坦诚相对中

表明立场，平静中透着力度，温婉中显出坚毅和果敢。经

过炼狱般的考验，杨开慧已经把对爱人、对孩子的“恋”

升华为对国家民族、对共产主义的精神之恋，这种以弱

驭强的淡定从容，标志着杨开慧完成了从小我到大我、

从儿女之情到革命豪情的自我超越。

此外，该剧以柔情写豪情的审美品格还来自碗碗腔

细腻委婉、缠绵悱恻的剧种特点和音乐唱腔设计者对全

剧音乐抒情大气的风格追求，以及主演李梅情艺由心

生、浅吟低唱的表达技巧，他们共同赋予这台革命历史

题材剧以细腻温婉柔美的艺术风格。

以意象写诗情的美学追求。该剧的创作者以“骄杨”

入题，并提炼出了“骄杨之灵”这一意象形象，从而纲领

性地确立了该剧的诗意风格。

“骄杨之灵”是杨开慧精神和灵魂的化身，和杨开慧

如影随形，在主人公人生的重要时刻适时出现，成为从

头至尾贯穿全剧的一个意象。这样一个设定能使剧情的

讲述超越具象的真实而实现诗性的表达。如序幕杨开慧

被枪决的场面，随着两声枪响，杨开慧缓缓倒下。烈士的

热血孕育了希望，随着《傻俊角》的伴唱响起，“骄杨之

灵”与破土的春芽翩然共舞“希望之舞”；“监狱”一场以

“骄杨之灵”的“炼狱之舞”表现杨开慧遭受的严刑拷打，

借助传统戏曲技巧和现代舞蹈语汇传递出来的肢体力

量，强化、放大了人物的肉体之痛和精神之苦，达到了以

虚写实、以意表情的艺术效果。还有杨开慧决定要去长

沙做毛润之新娘的“春情之舞”，最后壮烈牺牲的“英灵

之舞”等，共同构成贯穿全剧的一种“有意味的形式”，赋

予全剧以灵动和诗意。

除了“骄杨之灵”这一整体意象的贯穿，全剧还非常

注重以物象传递意象。如梅花就是全剧非常重要的物

象。“主义之争”一场，无论是背景的梅花图，主人公服

装、围巾上的梅花点缀，还是舞台中央梅瓶中那束耀眼

的红梅，都具有极强的象征意味。类似的以物写意还有

表现杨开慧儿女情思的一场：岸边垂柳、水中荷花、雨中

油伞、岸边孤舟……都是和情思相关的物象。此外全剧

还以围巾、水袖等质地柔软、形态颀长的道具，作为实现

诗化追求的一种介质和手段。这些和文本重视人物的内

心揭示与细腻情感表达的追求是互为表里的。

形散神聚的戏剧结构。人物生平传记类的戏曲作品

鲜有一线到底的结构，多为散点透视。该剧采用的同样

是散文化叙述，撷取杨开慧生命历程中的几个重要节点

来聚焦，并以两个更夫的串场将各部分巧妙连缀。更夫

既肩负着传统意义上的职责，又是穿针引线的剧情引导

者，还是清醒的旁观者、客观的评判者，甚至是情感的

“介入者”。比如有一天他们忽然认出，布告上那位女学

生就是某年冬天送给他们两个热地瓜的那位学生时，热

泪纵横，悲不能已。因此，那句“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寒

潮来临，关好门窗”的常规提醒就含带了他们不同的情

感倾向以及映照现实的双关意义，听起来意味深长。这

一设置使得剧情衔接得更加紧凑，过渡得更加自然，弥

补了部分情节，代表了一种视角，起到了一石多鸟的作

用，体现出创作者的独到和匠心。

主题歌《傻俊角》的贯穿也是凝神聚气的一条情

感红线，它是主人公“恋”情的象征，同样寓意多

重，在不同场合呈现，或饱含希望，或满怀憧憬，或

浪漫温馨，或无限留恋……成为主人公精神情感的生

动写照，它的贯穿也让全剧显得更加浑然一体。多功

能转台的使用则实现了各场景快速自由、无缝对接的

切换，由此带来的灵动感、流动感同样是全剧诗化风

格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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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曲婉歌抒豪情
□李红艳

碗碗腔现代剧
《骄杨之恋》
笔谈之二


